
清代画史一半在皇室笼罩之下。 闲

逸如江南一片米家山 ， 亦需负载霖雨

济世的厚望 。 张庚 、 金农 、 姚燮 ， 云

未成雨 。 戴熙 、 翁同龢 、 李慈铭 ， 亦

各有痛史 。 “霜皮雪干支颓壤 ” 的壮

志也好 ， “缓歌慢舞连朝昏 ” 的情致

也罢 ， 一部江南画史 ， 亦可谓国士们

出云入云的心迹写照。

康熙御用班底的一次
商业演出

康 熙 皇 帝 第 二 次 南 巡 回 銮 后 ，

绘制 《南巡图 》 的任务落到苏州人

宋骏业头上 。 宋骏业自副贡授翰林

院待诏 ， 时任御书处办事 、 刑部员

外郎 。 他的父亲是文华殿大学士宋

德宜 。

宋骏业向民间广发英雄帖 ， 请到

王翚来做总教头 。 其余杨晋 、 虞沅 、

顾昉 、 王云等人 ， 或能人物 ， 或工界

画， 各自归位。

一画六年 ， 这些地方名手聚集都

下 ， 于附庸风雅的大人们而言 ， 也是

难得的便利 。 个体献艺之外 ， 画家们

的组合出演更是别具明星光环 。 这个

团队的具体人数目前还不清楚 。 主业

《南巡图 》 之外 ， 每次受邀参加团体

“商业演出 ” 的人员并不固定 。 种种

皆与现在的文艺组合有相通的地方 。

高士奇请了五位 ， 陈元龙请了六位 。

《桃李禽鱼图 》， 一下子邀请了七位 。

一幅 《九秋图》 （故宫博物院藏）

足足请到了八个人： 宋骏业画芙蓉花，

王翚画丹桂 、 翠薇 ， 王云画雁来红 ，

徐玟绘月季 ， 杨晋画菊花 ， 吴芷又以

蓝笔补了一株菊花 ， 顾昉补秋罗花 ，

虞沅画乌桕 。 这与聂崇正先生所揭示

的 《南巡底 》 绘制团队名单仅差冷枚

一人， 可作为相关研究的实物佐证。

八个人共九种折枝花卉 ， 九秋同

庆 ， 寓意吉祥 。 宋骏业的题款高居右

上方 ， 表现了他作为官方主持人的中

心地位 。 王翚一人画了两种花卉 ， 也

与众有别。 画面穿插有致， 俯仰生姿，

显示了 《南巡图 》 团队调度得当 ， 配

合默契。

跟着浦山先生学看画

瓜田逸史张庚 （浦山 ） 先生被推

荐去参加博学鸿词科的考试 。 已值乾

隆年间 ， 朝廷和文士在角力场上的关

系不一样了 。 浦山先生没有取中 ， 此

外可能还有点小小的不愉快 。 英雄气

短 ， 不提也罢 。 浦山先生也就继续做

幕僚 ， 卖点文字 ， 也卖画 。 当时销路

最好的还是仿古画 。 跟文学的情形类

似 ， 仿古的底下 ， 大佬们往往揣着托

古改制的雄心 。 作为中小名头画家的

浦山先生却格外认真。

浦山先生有资源 ， 能看到古代大

师们的名作 ， 像 《富春大岭图 》 《采

薇图 》 。 临摹之前 ， 他先仔细观察它

们 。 有的从下往上看 ， 也有从上往下

看的 ， 并无定式 。 或者分成若干层 ，

或者揪出几个关键点， 揣摩布局用意，

还原技法细节。

宋代画家江参 《秋林叠嶂图》 中不

同寻常的山石技法吸引了浦山先生的

注意 。 不是先定轮廓 ， 继以皴擦 ， 也

不是 “从碎处积为大山 ” （董其昌

《画禅室随笔》）， 而是笔蘸淡墨， 任意

涂抹 ， 依其自然形成的浓淡高下 ， 勾

勒出山形向背 。 下面枯林挺立 ， 枝桠

瘦劲如铁 ， 墨点的刺衫和尖笔画就的

瘦树点缀其间 。 山麓间溪涧流泻 ， 上

架水磨 ， 与山腰古刹相互呼应 。 磐石

上拖着古藤， 叶子稀落。

好的鉴赏家未必是一流的画家。 浦

山先生自己画了一件 《秋林叠嶂图 》，

山石以淡墨打底 ， 树木直上插空 ， 显

见是在向江参致敬 。 但即使是与弗利

尔美术馆那件署于江参名下的仿作相

比 ， 浦山先生的用墨也远谈不上轻淡

匀洁 （黄公望 《论画山水 》 中评江参

语）。 浦山先生没能把他对古代大师的

热情灌注到画面上去 ， 也无法赋予它

们浑然流畅的气息 。 不过 ， 这位冷静

而高超的 “解剖家”， 以一部 《图画精

意识》 成功地留住了若干古画的标本。

后来的仿古家、 鉴赏家每每从此路过，

都要向他致意。

讲得一手好故事的金冬心

汪曾祺先生有一篇讲金农的小说。

文中讽刺金农 、 袁枚自托名士风流 ，

实亦汲汲于世俗利益 。 虽语含辛辣 ，

但不失蕴藉简约 ， 和金农的诗画倒有

几分相似。

金农大张旗鼓地组团卖字卖画， 团

员们琢砚 、 钞经 、 写竹 ， 各擅其技 。

正统的文化修养 ， 在市场中不断打磨

试探 ， 融汇成一种个性化的艺术风格。

比之职业画工或民间趣味的粗白， 金农

多隔了一层， 耐人寻味； 但又较一般的

文人笔墨浅近晓畅， 富有趣味性。 他的

藏与露， 恰到好处， 是旁人不可企及的

地方。

浙江省博物馆藏的一幅册页 ， 从

右下的笺角生出虬干数枝 ， 梅花几十

朵 ， 清丽有致 。 画面的布局呈辐射

状 ， 中有一长枝横斜 ， 往左上延伸 。

左下留白 ， 是一篇金农自作的诗文 。

这浓墨刷出的标志性漆书， 素享盛名。

梅花柔美， 漆书斩截， 相映成趣。

漆书工整， 阅读起来毫无障碍：

蜀僧书来日之昨， 先问梅花后问鹤。

野梅瘦鹤各平安， 只有老夫病腰脚。

腰脚不利尝闭门， 闭门便是罗浮村。

月夜画梅鹤在侧， 鹤舞一回清人魂。

画梅乞米寻常事， 那得高流送米至。

我竟长饥鹤缺粮， 携鹤且抱梅花睡。

它的内容更像一个饶有趣味的故

事 ： 峨眉山的和尚托人捎了书信过

来 ， 殷勤垂问家中各事 。 先是山中的

野梅 ， 再是我养的一只瘦鹤 。 梅花

和鹤都平安无事 ， 倒是老夫我体力

大不如前 。 那就索性 闭 门 自 适 吧 。

闭门隔绝世事 ， 我这里便如同罗浮

村一般 。 有月亮的夜里 ， 暗香浮动 ，

我画梅花 ， 瘦鹤陪伴一旁 。 当它起

舞 ， 我的心灵都得到净化 。 靠画梅

去换取口粮是常有的事 ， 但送米来

的贵人很少 。 我和这只鹤便只能忍

饥挨饿 ， 疗饥的方子只有一个———

且携鹤抱梅睡去罢了 。

这枝梅花画好 ， 就又有人送米来

了 。 金农后来就又补了四句 ： “冒寒

画得一枝梅 ， 却好邻僧送米来 。 寄与

中 山 应 笑 我 ， 我 如 饥 鹤 立 苍 苔 。 ”

（《冬心题画记 》）

和尚是四川精能院漏尊者 ， 带

信来的是金石家丁敬 。 金农年届七

十 ， 讲穷约 ， 讲趣味 ， 讲情怀 ， 都

游刃有余 。

绮亦不必忏

词人姚夑邀请最负时名的仕女画家

费丹旭郑重地摹绘十二位婀娜金钗。 一

片溶溶月色之下， 她们或案头侍书， 或

倚树玉立， 或捧剑而来， 或抱琴款步，

或喁喁私语。 画面中心位置是姚夑， 趺

坐蒲团之上。 文士、 美人各适其适， 静

谧恬淡。 画题却不是红楼金钗， 也不是

文士行乐， 而是 《忏绮图》 （故宫博物

院藏）。

忏悔的是过往放诞的生活， 是流连

脂粉的不经， 还是词风艳宗所犯的绮语

戒？ “绮” 具体化为美人， 若真心 “忏

绮”， 便不必把这十二金钗钩写得个个

情态缱绻。 一看之下， 反倒横生绮障。

姚夑的朋友王复与我们看法一致， 他质

疑道：

姿媚千万， 风情万千， 绮障方深，

云何得忏？

其余张凯、 戈载、 黄鞠、 盛树基、

黄金台、 潘荦、 郭传璞等人都配合姚夑

出演这出清修戏码， 称赞他焚弃绮语，

稳渡迷津， 悟彻三生。

耿直的朋友也不少， 张鸿卓担心姚

夑定力不足， “只休教、 似草情根， 傍

花生又遍 ” 。 陈羲也有同样的忧虑 ：

“只恐摩登花未散， 风幡吹动定中人。”

更多的朋友一半谐谑， 一半认真地

劝姚夑没有忏绮的必要。 王寿庭拿历史

故事做比 “设绛帷 ， 马氏传经 ； 挟红

粉， 谢公开宴”。 齐学裘说： “争妍竞

媚左右陈， 缓歌慢舞连朝昏。 同登极乐

之世界， 一齐收入解脱门。” “绮” 亦

不必 “忏”， 图亦不必存。

雷葆廉填 《绮罗香 》 云 ： “只跏

趺， 稳坐蒲团， 维摩天女合相伴。” 把

十二仕女解作天女， 自然也无绮可忏。

胡远的 “尽教红粉归香国， 大向花丛转

法轮”， 用意相似。 据说胡远这诗是请

许善兰代写的。 许善兰还趁机要求青楼

三姝之一的蔡韵卿作陪来催动诗思。 这

种情境之下， 也难怪诗中有 “忏绮何如

不忏便， 绮情深处即真禅” 的句子了。

署名戴熙的一幅高大松树

署名戴熙的 《古大夫图》 （广东省

博物馆藏）， 一棵高大松树， 虬曲盘旋

的枝干， 浓密飞动的叶子， 构成一种视

觉上缠搅向上的动势。 戴熙从古代大师

的画树中领略笔墨的奥秘， 也曾借用山

水画的技法来摹绘林木。 这些古树与他

精神相通。 治时或自谦蜷曲无用， 乱时

却偏要 “以霜皮雪干支颓壤” （《习苦

斋画絮》）。

树的姿态灵动， 似可一洗关于戴熙

画境板硬的恶评 。 这一棵名为 “古大

夫” 的松树， 与戴熙自沉时的决绝又是

多么地匹配。 殉城为戴熙赢得莫大的身

后名 ， 直到有清一代的绘画偶像 “四

王” 成为要打倒的封建势力， 直到攻城

的一方成为进步力量的代表。 生得好、

爱说笑、 很自律的戴熙， 一生也没能脱

开朝廷的羁绊。 跌入白云乡， 仍未得解

脱， 一次一次被后来人打扮。 “历史是

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的那种打扮。

我选择性地漠视了画面右上方署款

题字的不自然———图名四字写得垮掉

了。 署款时间 “道光丙午秋杪”， 值道

光二十六年 （1846） 戴熙结束广东学政

任期回京复命途中 。 核戴熙自录 《画

絮》， 未见此画。 傅熹年在八十年代的

鉴画过程中 ， 亦定其为仿作 。 两相结

合， 基本可以知道这棵松是有问题的。

我急切地想要把这一棵神采飞动的

巨大松树归于戴熙， 是对于传统士大夫

笔墨的克制程度认识不足， 也有对于戴

熙自我表现性画笔不足的遗憾， 也是期

望他对于自己的殉城曾有过更多发声。

翁师傅的劝诫

翁同龢画了一幅 《风鸢图 》 （萧

山博物馆藏 ） ， 在空白处题写劝诫诗

一首 ， 语重心长地告诫 ， 娃娃们不知

厉害啊 ， 仔细这料峭的春风吹破了你

们鲜艳的红衣 ， 怎么净顾着跑出来

放风筝玩了 ， 在家乖乖读书不好吗 ？

风筝线断了还能再接起来 ， 书读不

好就没法补救 啦 。 ———咦 ， 放风筝

最怕的不就是断线吗 ？ 不光画人物 ，

翁师傅画幅山水也能和家国情怀联系

起来 。 但偏画这样活泼泼的 《风鸢

图 》 ， 可见翁师傅 其 实 也 是 爱 玩 的

吧 。

翁师傅公事余暇， 爱好收藏书画 ，

兴之所至， 提笔摹写。 仿过唐寅的 《风

木 图 》 、 钱 杜 的 册 页 。 《风 鸢 图 》

（《翁松禅遗画 》 亦影印一幅 ， 与萧山

博物馆所藏为不同的两幅 ） 说是仿徐

渭， 衣纹爽利， 情态逼真。 大概是画好

自忖活泼太过， 遂添上这首在今天看来

颇杀风景的劝诫诗。 他当时正为广东监

生录科一事多方奔走 ， 本身又管理成

均， 负师儒之责。

画画这天， 大风积雪， 翁师傅从成

均值日出来， 跌了一跤， 幸无大碍。 这

是他的皇帝学生光绪亲政的第二年， 站

上维新图存的关口。 西风厉害， 真的吹

破了红衣裳。

爱花也爱画的越缦老人

李慈铭 （越缦老人） 在紫藤花下读

书， 直到夕阳西下。 院子是租的， 花却

是自己亲手种下。 朋友们叫他一起去考

差， 考御史， 总归是失望的时候多， 他

也总要发几句牢骚。 今天， 能同时读翁

家侄子的日记， 世家伙伴们多数快活，

考一次总也能中几个。 悲哀其实刻入李

慈铭的生命之线 。 我们在后面遥遥眺

望， 只觉花下的他让人怀念。

李慈铭爱画 。 以前看朋友周星誉

和胡寿鼎作画 ， 大概偷到了一点师 。

再加上 《芥子园画传 》 这样的图谱 ，

到了后期 ， 他已经能够画画送人了 。

画得好不好且不说 ， 谁会拿这个来要

求他呢 ？ 李慈铭把文学上的自信运用

到绘画中来 ， 画得很高兴 。 画幅高松

飞瀑给汪鸣銮， 自我感觉这画境简直超

越时下一众庸手。 赵之谦给人画 《秋灯

课诗图》， 风格荒寒。 因为他是用来纪

念自己母亲的， 便觉得不大合适， 又找

李慈铭重画一幅 。 李 、 赵二人多年宿

敌， 李慈铭没想到在对方最擅长的领域

里侥幸小胜一局， 很是自得。

李慈铭眼里没有画史上那么多条

条框框 ， 喜欢画小青绿 。 这幅扇面作

于光绪十八年五月 ， 稚拙秀润 。 画面

叫人想起李慈铭从周寿昌那里 “强夺”

的一幅 《春湖采莼图》， 说是他家乡绍

兴的景致 。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副

研究馆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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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于汉十年末至十二年初的击陈
豨之战， 是刘邦剪除异姓强藩的

战争中规模最大、 历时最久的一场， 并
与韩王信之反、 太上皇崩、 族韩信、 立
代王、 族彭越、 改立梁王等重大事件相
关联， 成为梳理诸史事关系的一个重要
枢纽。 然而这场战争开始的时间， 亦即
陈豨反汉的时间， 在史料记载中却异常
错乱纷纭。

《史记·高祖本纪》 载汉十年 “八
月， 赵相国陈豨反代地”。 梁玉绳陈诸
异说云： “豨反在十年九月， 此与 《功
臣表》 作 ‘八月’， 《郦商传》 作 ‘七
月’， 《傅宽传》 作 ‘四月’ 并误， 本
《传》 及 《汉书》 可证。 至 《淮阴侯》

及 《卢绾传》 以为十一年反， 尤误也。

豨本 《传》 又误作七年， 惟言反在九月
是。” （《史记志疑》， 中华书局版， 第

234 页） 可见陈豨反汉的月数有四月、

七月、 八月、 九月四说。 《汉纪》 《资
治通鉴》 《西汉年纪》 均从九月说， 梁
玉绳更断言九月为确， 此后如清人夏燮
的 《校汉书八表》、 当代学者王云度的
《秦汉史编年》 等专著， 以及自吕思勉
以来的大多数秦汉通史， 也都采信九月
说， 但诸家并未提出依据。

若对与之相因果的事件作一分析，

《史记·韩信卢绾列传附陈豨》 载： “高
祖十年七月， 太上皇崩， 使人召豨， 豨
称病甚。 九月， 遂与王黄等反。” 可见
“太上皇崩” 是陈豨之反的直接诱因，

该事的日期明载于 《汉书·高帝纪 》：

“秋七月癸卯， 太上皇崩， 葬万年”， 并
与 《高祖本纪》 的 “十年七月”、 《卢
绾传》 的 “十年秋” 相合。 案十年七月
癸卯为十三日 （张家山汉简 《历谱》），

当日立秋 （徐锡祺： 《西周 （共和） 至

西汉历谱》， 第 1290 页）， 记载可信 ，

这是陈豨之反的时间上限。 又 《史记·

卢绾列传》 《彭越列传》 均载陈豨反于
秋季， 而十年的秋季从七月癸卯立秋延
续至后九月乙亥立冬。 可见陈豨反于七
月、 八月或九月都是合理的， 九月说不
可偏执。

1
983年出土于湖北江陵的张家山汉
简 《奏谳书》 是汉初的一种案例

集， 其中的 “狱史阑案” 为我们提供了
厘清这一问题的重要契机。 该案判决记
录云：

十年八月庚申朔癸亥 ， 大

（太） 仆不害行廷尉事， 谓胡啬夫：

（谳 ） 狱史阑 ， （谳 ） 固有

审， 廷以闻， 阑当黥为城旦， 它如

律令。 （《二年律令与奏谳书》， 第

339页）

彭浩先生指出， 这个 “十年” 据月朔可
推知为汉十年， “太仆不害” 即 《汉
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中的 “汲绍侯
公上不害” （《谈 〈奏谳书〉 中的西汉

案例 》 ， 《文物 》 1993 年第 8 期 ） 。

“行廷尉事” 是所谓的 “行官”， 指本官
一时不在， 而由他官暂时代行该官事务
（大庭脩： 《秦汉法制史研究》， 中西书

局版， 第 382页）。 李安敦、 叶山指出，

“廷以闻” 是 “廷尉以闻” 的简称， 指
廷尉将案件报告给皇帝， 这表明该案的
判决是由皇帝直接作出的 （Law, state,

and Society in Early Imperial China,

Volume.2,P.1206）。 可见汉十年八月四
日这天， 公上不害以太仆之职代行一时

不在的廷尉的事务， 下达了刘邦对 “狱
史阑案” 的判决。

十年八月四日这天的汉朝廷尉是
谁， 又是因何不在而不能履职呢？ 根据
《汉书·公卿表》 的记载， 汉五年廷尉为
义渠， 十年廷尉为宣义， 那么公上不害
于十年八月行廷尉事， 若非在宣义就任
前顶替义渠， 就应是在宣义就任后顶替
宣义 。 而据 《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
表》， 宣义于十一年 “二月丁亥” 封侯，

不害则于 “二月己巳” 封侯， 旧本 《汉
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则作 “三月乙
酉”， 梁玉绳已辨二者并误 （《史记志

疑》， 第 592页）， 中华书局点校本 《汉
书》 作 “二月乙酉”， 仍不合历朔。 今
案十一年二月丁亥朔， 无乙酉日； 且
《侯表》 的记载以受封时间为次， 不害
之前的戚鳃的受封时间也误为 “二月乙
酉”， 之后的吕臣则受封于 “二月辛亥”

即二十五日， 因此不害的受封日期最有
可能是在 “二月己酉” 即二十三日， 因
形近而讹为 “己巳” “乙酉”。 宣义和
不害的 “侯功” 分别为：

（宣义） 高祖六年为中地守，

以廷尉击陈豨， 侯， 千二百户。 就

国， 后为燕相。

（公上不害 ） 高祖六年为太

仆。 击代豨， 有功 ， 侯 。 千二百

户。 为赵太傅。

按照 《史记》 《汉书》 诸 《表》 的
文例， “以廷尉击陈豨” “为太仆。 击
代豨”， 说明宣义、 不害是在廷尉、 太

仆的任上从军击陈豨的 。 又据 《汉
书·高帝纪》， 陈豨反于十年九月， 那
么不害于八月以太仆之职摄行廷尉事，

其后宣义就职廷尉， 于是二人于九月
分别在太仆和廷尉任上从军击陈豨， 似
乎是最自然的解释， 李开元即主此说
（《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 军功受益

阶层研究》， 第 287页）。 但若细绎史料，

即可知此说是难以成立的。

据 《史记·高祖本纪》 《汉书·高帝
纪》 等材料， 刘邦于十一年春击破陈豨
军， 又克东垣， 于春正月返回洛阳， 用
夺取的代地和部分赵地封刘恒为代王，

取得战争初步胜利。 作为标志性事件，

克东垣不晚于十一年二月 （《韩信列传》

《高祖本纪》）， 立代王则在十一年正月
丙子即二十日 （《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

年表》）， 而从十二月癸巳到三月癸酉的
这段时间， 包括宣义、 不害在内的十六
人相继以击陈豨功封侯 （《侯表》）， 这
显然是初步取胜之际的集中论功活动。

以上三事的时间相吻合， 可以推定， 平
陈豨第一阶段的战事应结束于十一年春
正月。 而当刘邦击陈豨初步取胜返回洛
阳后不久， 就发生了著名的故梁王彭越
“复谋反” 一案：

于是吕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复

谋反。 廷尉王恬开奏请族之。 上乃

可， 遂夷越宗族， 国除。

彭越死后， 刘邦于十一年二月丙午
即二十日改封刘恢为梁王， 故该案的奏
请不能晚于刘恢受封日。 奏请其事的所

谓廷尉 “王恬启”， 梁玉绳和当代学者
唐子恒均指出其误 （《“廷尉王恬开” 小

考》， 《文史哲》 2000 年第 3 期）， 但
此时宣义已非廷尉是毫无疑问的。 从
《侯表》 来看， 他应在十一年二月丁亥
受封后不久即 “就国”， 直到十二年二
月封燕王刘建后就任燕相。

若认为宣义任廷尉是在 “八月癸亥
不害行廷尉事” 之后， 则其任期处于十
年八月到十一年二月之间， 几乎完全处
在击陈豨第一阶段的战事中。 作为中央
审判机关， 廷尉肩负着 “决疑当谳， 平
天下狱” 的重任， 仅 《奏谳书》 中就保
存有八件高祖时期地方奏、 谳至中央的
案例， 足见当时廷尉的日常事务并不轻
松， 宣义要在戎马倥偬中兼顾本职， 几
乎无法合于事理。

相比之下， 公上不害所担任的太仆
一职则不受从军的影响， 因为 “仆” 类
职务本为侍从性质， 《周礼·大仆》 郑玄
注： “仆， 侍御于尊者之名。” 又承担为
主人驭车的任务， 《左传·文公十八年》

杜预注： “仆， 御也。” 太仆作为君主的
侍从近臣和驭手， 能时刻伴随君主左右，

在行军途中也是如此。 太仆在行军途中
代替廷尉为皇帝上传下达奏谳案件， 其
情形与松柏汉简 “令丙第九” 规定的向
皇帝献枇杷要送至 “行在所司马门” 是
类似的， 太仆和司马门都有车政、 马政
的职掌， 不但便于执行传达工作， 也是
距离 “行在所” 最近的外朝职官。

综 上所论， “十年八月癸亥太仆
不害行廷尉事” 更应发生在宣

义就任廷尉之后， 而他们以廷尉、 太仆
之职从军击陈豨则是八月癸亥之前的
事。 整个来龙去脉可厘清如下： 十年八
月癸亥即四日之前， 刘邦已从关中出兵
击陈豨， 廷尉宣义和太仆公上不害等人
从军， 行军途中， “狱史阑案” 由胡县
上谳至 “行在所”， 因宣义无法视事，

便由公上不害代行廷尉事务， 向刘邦上
奏该案， 并于癸亥日下达了刘邦对该案
的判决。

林剑鸣先生叙述陈豨事时说 ：

“九月 ， 豨公开宣布反汉 ” （ 《秦汉

史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第 257 页 ），

将陈豨九月反理解为 “公开宣布反
汉”， 是一种很好的启发。 照此思路，

则所谓陈豨七月反或指七月召豨不来，

八月反则指刘邦于八月出兵征讨， 九
月反则指陈豨于九月 “自为立王”， 公
开反汉， 各种歧说的实质不过是畴人
书法的不同而已。

以上所论还可与如下事实相契合。

《史记·高祖本纪》 载十年 “九月， 上自
东， 往击之， 至邯郸”。 可知九月时刘
邦的军队已经抵达邯郸， 陈豨于该月公
开反汉， 大约与此不无干系。 案 《汉
书·律历志》 引古文 《尚书·武成》， 载
周武王一月癸巳从宗周出发， 戊午渡孟
津， 《律历志》 作者计其行程为： “孟
津去周九百里， 师行三十里， 故三十一
日而度”， 这可视为西汉末期人对行军
速度的认识。 如上说， 刘邦的军队八月
从关中出发， 九月抵达邯郸， 这是非常
合乎当时的行军里程的； 反之， 若认
为九月才发兵， 当月即抵达邯郸， 则
无疑过于急促了。

（作者为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

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邬勖

江南画史上的几个清代片段
韩进

汉简《奏谳书》“狱史阑案”与刘邦击陈豨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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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骏业等 《九秋图》， 故宫博物院藏， 自 《中国古代书画图目》

↑ 金农册页之一， 浙江省博物馆藏


